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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虹庙的转型与
城市社会空间构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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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开埠以后，传统民间信仰赖以存续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虹庙由官、
民共同信仰转变为以妓女行业为主要信仰群体的局面，并构建出以虹庙为中心的

特殊城市社会空间，进而促使公众对虹庙的意象由护国安民变为“妓女烧香的地

方”。研究发现，上海开埠后，行业种类繁盛背景下妓女职业的发展，以及政府祭祀

政策转变等因素是虹庙信仰变迁的主要原因。报刊、社会小说等近代传播媒介的

宣传，加速了虹庙社会公众意象转变并强化了其空间属性，从而带来虹庙这一传统

信仰在近代上海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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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步入近代以后，城市底层女性逐渐跳出传统家庭的伦理结构，开始对社会关系、身份认

同表达出不满，试图寻求一种可以表达自我的空间。这些女性虽然积极参与到城市职业生活中，

但仍然饱受压迫，所以神灵信仰往往成为她们的精神寄托和求助对象。同时，出于城市行业的自

我保护，一些传统民间信仰神灵在近代上海慢慢转变为行业保护神，信众逐渐演变为某一特定行

业群体。对于上海妓女来说，这恰好满足了她们的心理需求。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抵抗使得妓女

群体把眼光投向虹庙①这一半封闭、半开放的空间，从而构建出独特的女性社会空间，也带来传

统民间信仰在近代城市的改变。在此基础上，随着近代传播媒介的丰富，对某一事物意象的塑造

也由传统社会的口耳相传变为由报纸、杂志等媒介传播。近代传媒方式的变化也促使公众对传

统民间信仰的印象发生转变。基于此，本文希望以虹庙信仰为切入点，对传统民间信仰在近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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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文献记载中，“虹庙”与“红庙”实指一处，两个名称几乎同时出现，无意义之别。因此，本文引文均尊重原文

献表述，论述部分则统一为“虹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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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社会巨变背景下的转型展开研究。

目前学界对民间信仰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不同种类和地域的民间信仰个案，民间信仰的产生

和流布，信仰空间形成，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及国家的关系，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变迁及自然社

会背景关系诸方面。林拓对福建、张俊峰对山西、李智君对甘肃、朱海滨对浙江、王健对苏松地

区、陶明选对徽州民间信仰的研究均具有代表性。①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区域内的民间信仰

体系、内部差异及形成机制，其中，与本文最为相关的是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的研究。其中韩书瑞

以北京祠庙和民间宗教活动为中心，论证了明代京城祠庙与城市政治文化在空间上的联系。② 施舟

人在《旧台南的街坊祀神社》透过以庙宇为中心的祭祀会组织下的街坊会社对地方的管理，阐述

了街坊神社在基层社会组织空间中所发挥的作用。③ 日本学者冈田谦提出的“祭祀圈”概念以及

滨岛敦俊对江南农村总管信仰的研究成为众多民间信仰社会空间研究的理论前提。④

而对本文所涉及城市社会空间的关注，起于 ２０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芝加哥学派使用社会生态
学方法，从人口与地域空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了居住的迁移过程。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兴起，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结合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方法，利用因子生态
分析方法、绘制城市意象地图法、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行为分析方法对我国

部分城市进行个案研究。⑤ 对历史时期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西安等城市。赵世瑜和周尚意从人口密度、商业空间、居住空间、社会生活等方面探讨了明清北

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⑥ 张晓虹对西安城市意象的研究也是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一部分，通过

意象来反映当时城市社会空间的实况，是研究社会空间的另一种途径。⑦ 这些已有成果丰硕，角

度新颖，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发。

一、人神互动：普通庙宇转变为行业庙

虹庙，原名矴沟庙，后改为保安司徒庙、虹庙（红庙），位于南京东路。开埠以后，虹庙为了维

持香火，奉祀的神灵系统、信仰群体都发生了转变。主祀由原来的保安司徒变为观音，并引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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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种神祇，满足上海妓女的信仰需求。出于行业需要，妓女群体也将虹庙观音列为其保护神，

成为典型的信仰主体，实现了人神之间的互动。

１９６５年上海市撤除保安司徒庙的公文中提供了有用的口述材料，访谈过程中该庙老职工回
忆：此庙原为清代大地主翟氏的家庙，不对外开放。后翟家破产，将庙交给看庙的张姓家人，即

现在庙里当家道士张原锟的祖父，方才对外开放。①

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虹庙开放后的相关活动记载增多，此时前往祭拜的主要是普通民众和
官员，没有特定的排他性群体。

天时久旱，上海文武官员莫不诚心斋戒，祈祷甘霖，继至于早晚步祷，竟复无雨。今租界

之会审分府陈司马亦行祈祷之礼，早晚两次执香步行诣马路之保安司徒庙观音大士前。并

因租界无龙王神廓，即恭就大士位前，供设五湖四海行雨龙王之牌位并祷。无租界会审人员

并无地方之责，乃亦就近传知红庙，设坛步祷，不惮烦劳，可为曲尽为民父母之心矣。②

从陈司马与租界会审人员祭拜虹庙所祈求的内容来看，求雨行为是保地方平安的基本职责。

传统中国的官员为恩泽民众拜神求雨比较常见，所奉祀的神也受到官方认可。因此，从这个角度

讲，虹庙在此时是作为政府祭祀政策允许范围内存在的，这种认可甚至在官员上任这样的肃穆场

合也要求有虹庙内神灵见证，受到官方的重视。

昨系新任英廨谳员屠兴之别驾接篆吉期，书役人等早已预备一切别驾……行祭门礼，旋

即入内参灶，遂换朝服。至大堂望阙谢恩，行三跪九叩首礼拜……及点毕，即排齐全副仪仗

至虹庙拈香。③

官员的祭拜说明虹庙此时不是作为与官方对峙的淫祠存在，其性质也正是其名称“保安司

徒”所体现的护佑民生。正因为此，其信众广泛，除官员之外普通民众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

会祭祀该神灵。

红庙即保安司徒庙也……迷信者之众也：绣袄红裙，青楼之妙伎也；粉面油头、野花乱

插，烟花之下乘也；髻堆于顶，妇女之新装束也；泰西衣冠、革履皋皋者，身新而心旧者也。烹

猪一头、果盘四盒者，粤东人之供品也……鹑衣百结、面有菜色，成群而呼娘娘、太太者，头门

二门之乞丐也；戴满清大帽、手执无情棍，在大门外弹压间人者，巡捕房所特派之巡捕也。④

从以上几则报道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妓女、乞丐、社会底层的弱者，还是巡捕、政府官员都参

与其中。虹庙能满足大多数人的祈求致使其信众十分庞杂，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群体，妓女只是

其中一部分。

这种现象在民国前后逐渐发生变化，妓女慢慢成为虹庙主要的信仰群体，并且在记载相关虹

庙的小说、报纸中，妓女也被作为标志性的信仰主体。民国初期有这样记述：

英大马路保安司徒庙，本供奉朱司徒为正祀，俗呼虹庙，嗣因居民崇奉观音，移在前殿，

香火极盛。⑤

这段文献对理解为何保安司徒庙转变为妓女信仰的虹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原本奉朱司徒

为庙中正祀，后将观音移至前殿转为正祀来迎合信众的需求。观音作为中国民间最为普及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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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红庙烧开门香》，《申报》１９１２年 ２月 ２２日，第 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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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仰神祇①，深受女性的欢迎，对于身份低微的妓女群体来说，一位女性的神灵更易倾诉苦难。

基于此，虹庙的正祀由保安司徒更换为观音时，更加受到上海妓女的青睐。１９２２ 年和 １９２５ 年
《申报》这样记载：

当大除夕夜半时，公共租界大马路之保安司徒庙（俗称虹庙）已有烧香者，然大都系妓

院中人。②

南京路之保安司徒庙香火极盛，崇拜偶像者多为女流，而以勾栏中人为多。③

至 １９３７年，《虹庙行》中作者对目击的几位虹庙烧香妓女作了细致的描写④，可见民国以后
信奉虹庙的主体有所转变。

同时，为了吸引香火，虹庙信仰系统开始由初期的保安司徒、观音信仰变得更加多样化。

１９１０年刊行于上海的《图画日报》曾长期连刊《上海之建筑》，记载：
保安司徒庙俗呼虹庙……大马路庙仅三楹两进，规模并不壮丽，而烧香者极盛。以北里

青楼中人大半崇信之故……正殿祀观音偶像，两庑祀城隍、土地神……至东廊之星宿殿，则

为庙祝添建。⑤

观音、城隍、土地、星宿等诸神祇均是在祭祀需求下进入虹庙，在功能上完全超越了开埠初期

家庙或保一方平安的作用。１９６５年，政府在是否取缔虹庙时庙里的老职工谈道：当时有些流氓
拟在附近开一所观音庙，同虹庙抢生意，虹庙当家道士得到消息，生怕生意被人抢去，便将庙堂重

新扩充，在正殿上供上观音。后来又怕别人另设新庙，于是干脆把玄天上帝、关老爷、纯阳祖师、

六十星宿、紫薇大帝、天后圣母、文武财神、地藏王、二郎神、城隍等各色神佛一起堆在庙里，好似

一间百货店，货色繁多，应有尽有，省得别人来抢生意。⑥

对普通民众和官员同时祭拜虹庙及他们的诉求内容的记载，说明虹庙一般是作为护佑民生

的形象出现的。后来为了维续香火，虹庙引入多种神灵，从保安司徒、观音信仰转变为更加繁芜

的信仰系统，并与信仰群体之间产生了有效的互动。

开埠以后妓女这个职业在上海更加繁盛日趋稳定。作为社会底层，妓女往往被社会各界压

迫，受到多重伤害。当某个群体、个人在某些方面弱势时他们便会寻求神灵的护佑，从而形成信

仰。同其他行业神信仰者一样，妓女认为确定一个行业祖先可以护佑她们生意兴旺。在《申报》

中曾有过关于妓院对祖师神讨论的报道：

妓院见百业皆有祖师，如木匠之鲁班，缝工之轩辕，因亦欲立一祖师，于是妓馆董事边发

传单，号召同类，假某名园为议事厅，有云宜祀管夷吾者……继复有人云宜祀郑云和，盖郑一

人花丛乐而忘返，至流落卑田院中，犹不忘李雅仙。似此沉湎不醒，妓院必能获利，若奉彼作

祖师，则狎客追步其后尘，将来世上金钱俱收集于妓院中，我辈将易绿□衣为金钱壳，居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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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观音自汉魏西晋为初传期，至宋代开始萌芽、宣传女性观音身世的妙善公主的传说，经元代的加工完善而定

型，并迅速普及，女性观音信仰成为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主流。至清末民初，现世中的女性更是从观音信仰中寻找依

托。当置身现实苦难时，她们或寄希望于同为“女性”的观音的救脱。

《公共租界旧新年之形形色色》，《申报》１９２２年 １月 ３１日，第 １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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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建筑：保安司徒庙（附图）》，《图画日报》１９１０年第 ８３号，第 ２页。
《南京路上保安司徒庙（虹庙）害人不浅 群众要求加以撤销》，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２５７ １ ４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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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上之大富翁矣。①

她们认为确立一个自己群体的行业神十分必要，可以护佑妓女行业的发展。很快《申报》就

报道了她们祭拜虹庙时的心理活动：

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求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维人间花好之

年，天上月圆之夜。青楼姊妹行，谨以高粱三杯，烹彘一口，致祭于我皮条大王红庙菩萨之神

而告之曰：伏以月老牵丝，冰人作合，因缘登簿，撮合成山，阳为泥佛之形，阴作皮条之

事……虽曰风化攸关，上官难施禁令，仗来佛力，竟堪胡帝胡天，藉作蚁媒，能使予求予取，痴

男怨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惟我红庙无边佛法，长作拥护之慈云。②

《申报》这段关于妓女在虹庙烧香的描述，详尽地呈现出她们信仰虹庙的心理及需求。文中

青楼姊妹首先要祭拜的就是她们所谓的皮条大王———虹庙（红庙）菩萨之神，并认为眼前的泥佛

私底下实作一些不堪之事，而虹庙神灵的无边佛法对她们是护佑的，其实将虹庙菩萨视作其妓女

群体的保护神，而这也正是她们的行业需求。

正是出于这样的行业需求，竹枝词中记载：“一声娘复一声郎，听得邻家乐未央。连日客人少

光顾，红桥庙里再烧香。”③妓女们因为连日来光顾的客人稀少，而去虹庙烧香。

庙中奉供观世音大士，本来观音为释教中的菩萨……惟虹庙则不然，乃为羽士所管

理……然所谓人家人者，到虹庙去烧香的却也不多，而它们那里的香客，而以生意浪的女子

占多数……野鸡们之烧香，也不是限定初一月半，只要两天接不到客人，便要上虹庙烧香磕

头，叩求菩萨，保佑生意兴隆，烧了香之后，手里还要持几支燃着的香回去，意思是请菩萨随

她回去，好永远地保庇着她。④

对于妓女来说，百业皆有祖师，妓女们出于自我保护，祭拜虹庙菩萨并视之为行业保护神，而

这一行业神显灵的重点就是帮助妓女们找到生意。同时，由于她们对自身处境不满，也希望通过

虹庙菩萨的帮助来寻得一份可靠的归宿。

二月十九系观音诞日，南京路保安司徒庙内特雇曲班八名高唱皮黄……最可发号者莫

如一男一女（女者都为北里人物）……假虹庙大殿，请观音主婚，从兹乐户莺燕都可赖我观

音之庇护，而实行解放矣。⑤

北里是当时妓女非常集中的地段，１９３３年《风月画报》第 １ 卷第 ２２ 期就有《芳名解颐录：昔
年北里中人芳名》专门记载了北里较为知名的妓女名号。１９２０ 年在观音诞日这一天，虹庙里就
有许多北里的妓女祈求虹庙里的观音菩萨主婚来获得人身自由。

在祈求行业兴旺之外，对低微社会身份的控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使妓女们到虹庙烧

香寻找寄托。而这一点正是行业信仰的特殊性所在，即信仰者对所供之神的寄托已经完全超出

了行业繁盛本身，而是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认为：只要是神，其功能便是相通的，即使是生活中

微不足道的愿望也是求助于虹庙。

在那虹庙里……大阿姊一走进这水门汀和钢骨所包围的庙宇里，便很虔诚的（地）祷告

①

②

③

④

⑤

《妓院议供祖师记》，《申报》１９１２年 ４月 １７日，第 ８版。
《代花姊妹祭红庙菩萨文》，《申报》１９１２年 ６月 ２２日，第 ９版。
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３５９页。
《虹庙》，《社会日报》１９３３年 ６月 １１日，第 ２版。
《观音诞日之虹庙》，《新闻报》１９２０年 ４月 １０日，第 １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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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她请求菩萨给她以梦的启示，她好打中这一期的花会。①

上文是《申报》中连载的社会小说，其中大阿姊是一名妓女，而她往虹庙烧香祈求的只是打

中这一期的花会。无论是行业兴旺需要，还是作为控诉悲惨遭遇、吐露个人心事的可信赖的途

径，都使得上海妓女成为虹庙的主要信仰群体。此时虹庙已并非单一的观音信仰，而是发展成为

一座多功能的庙宇，其庞杂、多样的神祇系统也正满足来自妓女群体的各种需求。

近代上海社会的巨变使得行业的盛衰变得频繁，出于祈求对行业的护佑，妓女成为信仰虹庙

的典型社会群体。而开埠后上海城市民间寺庙经营更加功能化、实用化，扩大其供奉神祇的队伍

也恰恰满足了妓女群体的信仰心理，其得以维续经营。

二、虹庙作为女性社会空间的构建

女性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重要群体，妓女作为近代上海城市特殊且庞大的女性群体，她们

寻求信仰是对其城市生活的一种诉求及现实的抵触。虹庙开埠后的兴盛离不开信仰群体———妓

女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在妓女成为虹庙标志性信仰群体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妓女群

体的聚居分布与虹庙空间上相近，而在区域内又没有其他合适的祠庙来满足其祭拜需求，正如上

文所引，“野鸡之流则因地点近便都来此进香”。

开埠之始，根据《海陬冶游录》，妓院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上海县城内，包括横跨县城主水道的

虹桥、唐家弄、张家弄、梅家弄、季家弄、沉香阁东面等里弄区域（图 １）。② 由于上海县城被城垣围
住，妓女要到达城外的虹庙的最近路线是通过县城北门。至 １９ 世纪后半期，大量移民进入租界
以后，高级妓女所在的寓所大多在公共租界洋泾浜北面，稍北的福州路也成为“长三姑娘”这一

类妓女聚居的地区。而法租界内的县城北门以外区域也成为妓女集中的地方。③ １８６４ 年英国领
事巴夏礼称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已有妓院 ６６８ 家。④ １９２０—１９２５ 年间的废娼运动以后，上海城市
的妓院集中分布区域已经趋于稳定，主要位于现延安东路以北，西藏中路以东，苏州河以南，四川

南路以西，福建中路以西地区（图 ２）。
１９３５年出版的《娼妓问题》统计当时上海公娼与私娼约有 ６ 万—１０ 万人。⑤ １９４６ 年上海市

政府曾有详细的调查，当时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几个区也是妓女分布最为集中的地方。根据档案

资料，虹庙所在的老闸区在上海所有区中面积最小，但妓院最为集中，共有 ５６９ 家。其次是虹庙
周边的嵩山区和新成区，也就是原来的法租界东部和英租界西部，分别是 １２１ 家和 ５７ 家，最后是
原美租界的提篮桥区和虹口区。⑥ 而虹庙正是位于三个妓女集中分布区中间。

具体到街区，在汪吉门 １９２２年出版的《上海 ６０ 年来花界史》中，总数 ７６３ 名的高级妓女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南京路的横断面》，《申报》１９３４年 ２月 ４日，第 ２３版。
王韬：《海陬冶游录》卷一，《笔记小说大观五编》，台北新兴书局 １９８０年版，第 １—３页。
王韬：《海陬冶游录》卷一，《笔记小说大观五编》，第 ２页。
［美］罗兹·墨菲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第 ８页。
鲍祖宝：《娼妓问题》，上海女子书店 １９３５年版，第 ３８页。
《上海市警察局统计年报：妓院妓女》，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Ｙ３ １ ５８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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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４６年上海城市妓院的分布密度与虹庙的空间关系
资料来源：以 １９４８年上海老地图为底图，根据上海档案馆 １９４６年警察局调查档案绘制。

活动在以原跑马场以东为限空间范围内的有 ８１． ８％。① 对于那些难以定位的居无定所的低级妓
女，其活动区域主要在公共租界南京路西端、法租界菜市街等里弄。②

但无论怎样，妓女群体集中聚居的区域始终在公共租界原跑马场以东、苏州河以南以及法租

界和县城交接的区域等，与南京东路的虹庙接近。同时，从空间分布来看，该区域是城市化发展

较早的地段，路网发达。正是因为妓女聚居区与虹庙很近，才能做到上文所提到的夜半时就有妓

女抵达虹庙烧香。这种空间上的相关性直接导致妓女更方便地前往虹庙，并一定程度地影响到

公众认知两者的空间关系。

虹庙的内部空间是妓女信仰的反映，也是她们对女性空间的一种渴望与探索。列斐伏尔认为

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社会进程的载体和社会关系的容器，更是具有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反

映。③ 由于妓女行业的特殊性，她们往往被社会所诟病，在妓院之外她们需要一种获得解放、允许倾诉

的空间。这一空间独立于性别、职业歧视和身份剥削之外，实际上是对现实压迫的一种逃避与抵抗。

护以慈云，救多难于观音，洒来甘露。妓等黄埔栖身，青楼卖笑，音谐檀板，低调金缕之歌，

酒醉榴裙，斜倚银江之影……惟是红颜薄命，有过桃花，翠黛多愁，怕看柳絮，受防闲于老鸨，如

①

②

③

汤伟康：《十里洋场的娼妓》，汤伟康等编：《上海轶事》，上海文化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第 ２６７页。
《上海指南》卷五，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 ８２５册，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９页。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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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世纪 ２０—３０年代上海城市妓女空间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以 １９３２年老上海地图为底图，根据《上海市行号路图录》绘制。

在樊笼，时邂逅乎滑头，无非漂账，茫茫恨海，绝非精卫能填，渺渺迷津，惟有慈航可渡。①

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出，对雇主等的愤恨只有通过虹庙烧香来平息，可见妓女对虹庙里慈航观

音在心理上的依赖。更重要的是这些情绪不能在其他场合表露，只有在虹庙这一近乎半封闭的

空间里表达出来，并认为是有效的。除了身份的控诉，行业带来的矛盾心理也是在虹庙才得以缓

解，上海竹枝词就写道：“青楼陷阱害人多，狐媚偏工术有魔。朔望烧香红庙去，轻将罪恶委弥

陀。”②“朔望烧香女相伴，司徒庙里折纤腰。神前诉罢私情事，恐怕人知颊晕潮。”③

伴随开埠后上海城市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女性越来越多地走出家庭。１９４６ 年上海市
妓女籍贯调查的 １ ３０７位中，有 ５０４ 位来自江苏、３８４ 位来自浙江，而包括浦东在内的上海只有
２０２名。④ 她们为了生计来到上海城市，但同时也避免不了沦为社会底层，由此神灵信仰对她们

①

②

③

④

《拟妓女红庙烧香疏》，《申报》１９１４年 ８月 ３１日，第 １３版。
《海上竹枝词》，《申报》１９１４年 １０月 １５日，第 １３版。
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 ４３０页。
《上海市警察局统计年报：妓院妓女》，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Ｙ３ １ ５８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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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自 １９世纪末，上海道就不时禁止妇女等往虹庙祭拜。也是自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始政府开始倡
议民众由烧香祭拜改作捐资救济。

现下，直、东两省水灾从未有如此之大，数百万饥民嗷嗷待哺，春赈贷款急迫一时难筹。奉

劝各香头领袖，如能仍照往年各香客派费下来交到敝会馆，按户助赈，按户登报，出有收条，转

交香客，向灶神前焚化，叩祷灶神，必定上达天庭，保佑阖家平安，心中欲求一定如愿。①

以上报道明确建议居沪香客将给虹庙等寺庙的香火钱作为救济的资金。这种捐资方式自

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以降在上海非常普遍，使得庙宇的实际祭拜活动减少。另外，在清末“庙产兴学”
的政策下，对寺观的管理开始从严。尤其开埠以后，移民因逃难或谋生进入上海后租屋、租地开

设寺观的现象增多，导致上海城市的寺观增多并因此引起许多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

面控制，并对部分寺观的祭拜行为进行遏制。

沪上向有佛店，不肖僧道携偶像一尊、租屋一椽开设坛场，招引无耻妇女烧香许愿，诳骗

钱财，奸盗邪淫，其祸不可胜言……若夫沪北一隅，则人类更多杂乱，妓家妇女朔望入红庙，

烧香者舆从纷纭，路为之塞……是以租界会审，公堂必严禁佛店也。②

从以上报道中可以看出，官方对虹庙祭拜一事是持否定态度的，并且将其归入“佛店”一类，

要求严禁。至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江苏省长公署和上海特别市公安局均对虹庙祭拜活动进行过取缔
指示。③ 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众及官员祭拜虹庙，但却未影响到妓女群体。

本月十九日俗称观世音诞期，各庙香火素来极盛。乃日前城内之沉香阁及沪北之红庙，

妇女烧香者比往年约减十之四五，大抵一因阴雨，二则大半以烧香资移作赈捐，兼地方官禁

止妇女入庙烧香之示遍帖通衢，未始非因斯三者而却步也，惟青楼中姬姜仍坐大轿披罗□携
羽扇，仆妇在前，元宝挂后，往来如梭织云。④

普通妇女在这些禁令发布之后望而却步，但由于虹庙关系到妓女行业的营业状况，禁令形同

具文，她们继续祭拜虹庙。可见政策对妓女祭拜虹庙这一行为的禁止不但没有对群体形成阻力，

反而造成了虹庙专为妓女祭拜的局面。

总的来说，由于妓女分布相对集中在虹庙周围地区，虹庙又是区域内香火旺盛的庙宇，导致

妓女频繁祭拜。在这一背景下，一是社会各阶层耻于与之为伍，二是祭祀政策对其他社会群体烧

香祭拜有所遏制，凸显了妓女对虹庙特殊性。同时，因为妓女的祭拜，虹庙周边吸引了乞丐、生意

招揽、小偷等各种社会人群，成为社会事件频发的地段，从而虹庙内部及周边所形成的社会空间

都被打上了与妓女相关的烙印。

三、虹庙公众意象的塑造

民国以后，虹庙逐渐形成以妓女为主要信仰群体的局面，其塑造的社会空间也与妓女相关，

①

②

③

④

《奉劝远出敬香莫如就近助赈》，《申报》１８８４年 ２月 ２３日，第 ９版。
《佛店宜禁说》，《申报》１８８５年 ７月 ３１日，第 １版。
《严禁左道之省令》，《申报》１９２２年 １１月 ２３日，第 １４版；《寺庙笺筒末日记》，《申报》１９２８年 ８月 １２日，第 １５版。
《香火减色》，《申报》１９２８年 ７月 ２０日，第 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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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成为社会事件频发的地点，虹庙的意象在此基础上形成。小说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尤其

是开埠以后以上海为背景的社会小说数量激增，与当时社会状况巨变、新的社会现象迭出相关；

竹枝词以吟咏风土为主要特色，有浓郁的民歌色彩，也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近代上海的竹枝

词多是描写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新闻报道更是现世生活的缩影。基于此，以这三种文学体裁的

作品为材料来分析虹庙这个意象及公众对其的印象较为准确。通过检索这一时期小说、竹枝词、

新闻报道可以发现，民国以后对虹庙的记载内容相似，均是关于妓女祭拜，可见公众对它的认知：

有甲乙丙丁四人，论上海之嫖客谁可首屈一指。甲曰“某候补道”，乙曰“某财主”，丙曰

“某大员”，丁曰“毕竟还要让红庙中之木偶，他生逢朔望，呌了千百个局，从来不曾开销一文

钱，反要香烛倒贴之”。①

以上报道是《申报》中的日常低俗幽默，能够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笑料、谈资，妓女祭拜虹庙这

一意象在公众心中可见一斑。

小说《人间地狱》于 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在《申报》上连载。其中第九回中柯莲荪说：“倘若能执笔
撰著，我一定就我所闻所见的老老实实写出来。”②可见小说中人物对某一事物所执观点态度即

可以反映时人对虹庙这一意象的情感。又，其第四十九回中有这样的描述：

拜了弟兄以后，简直和同胞手足一般……咱们明天就举行结拜大典罢！孙桐耘道：在

什么地方举行？……单夷英道：最好是有关帝庙，那么桃园之结义，正合上大典。孙桐耘

道：租界上庙宇很少，关帝庙没见过，虹庙是野鸡烧香的地方，我们跑进未免不雅。③

文中两人对租界中庙宇进行了简要的梳理，说出每个庙宇的主要功能，虹庙是妓女烧香的地

方，这也就可以代表当时公众对虹庙的意象，且这种意象并非小说塑造，而是现实的反映。除了

《人间地狱》之外，近代上海涌现了大量的社会小说，很多都涉及虹庙祭香。以这时期社会小说

为样本总量，从内容上看，所有这些小说涉及虹庙祭拜的主人公均是妓女身份，并且去往虹庙祭

拜在小说中成为她们日常生活重要的一部分，表 １罗列了相关文学作品。

表 １　 近代上海社会小说中虹庙祭拜记载统计

作品名称 出现次数 作品名称 出现次数

《恨海》 １ 《海上繁花梦》 １

《温柔乡》 ４ 《虹庙行》 １

《九尾龟》 ６ 《火烧上海红庙演义》 １

《海上尘天影》 ４ 《风月楼》 １

《淞隐漫录》 １ 《十姊妹》 ３

　 　 资料来源：根据爱如生数据库、中国俗文库及民国图书数据库等资料整理。

近代上海产生了大量的竹枝词，内容多反映当时的社会现象。其中，关于虹庙烧香的竹枝词

均是以妓女为主人公，如《沪上青楼竹枝词》：“岁朝何处把香焚，傍早宜登虹庙门。向夕马车忙

不住，大家都赛石榴裙。礼佛龙华结伴游，多应菩萨解风流。青衣亦自深深拜，不为他人为骈

头。”④词中写出妓女结伴虹庙烧香、祭拜的场景。这一群体的壮大在另外一首竹枝词中有所反

①

②

③

④

《千金一笑》，《申报》１９１２年 ２月 １日，第 ８版。
娑婆生、包天笑著，陈正书、方尔同标点：《人间地狱》，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 ７５页。
《人间地狱（八二）》，《申报》１９２３年 ６月 ２日，第 ８版。
《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 ６９４册，第 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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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罗衣新试称身裁，约伴烧香红庙来。惹得游蜂争逐队，故迟娇步作低徊。（保安司徒庙俗称

红庙……每逢朔望，妓女如云。）来往娘姨在轿前，虹桥香火盛相传。黄香渐渐游人少，群丐争呼

七折前。”①可见烧香女性极多，求乞者也很多，因此有三七折的规例。以目前可见的开埠以后上

海竹枝词作为样本总量，涉及虹庙的竹枝词共 ３３首，其中明确指出妓女信仰虹庙的有 ２７首。②

从社会小说、竹枝词、报纸对虹庙信仰的记载可以看出，妓女已经成为标志性的信仰群体。安

德森在《想象共同体》中认为小说和报纸是为想象共同体的阅读所提供的技术手段，因为它们的叙

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实力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③。而针

对上海妓女的研究来说，“卖淫业对城市居民认识这座城市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并影响到他们的习

惯和他们想象的世界”④。人们借着空间活动和各种感官体验来组织她们对某一事物的意象，从数

量统计来看，近代上海出现的社会小说和竹枝词涉及虹庙烧香的事实，其主人公大多可以辨别是妓

女身份，而报纸则更明确指出虹庙是妓女烧香的地方。作为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近代上海报纸、

社会小说、竹枝词的频频记载正是公众对虹庙意象的体现，并经由这一途径将此种意象传播开来。

现代传播学认为，大众媒介是人们在告别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后最主要的接收信息和知识形

式，通过影响人们的文化感知来实现。上海开埠以后，报业和社会小说空前繁盛，公众对两者的

关注也是空前的。在这种情况下，虹庙的意象公众通过报纸、竹枝词、社会小说等媒介体现出来，

但同时近代上海媒介也通过表达虹庙的意象引导着公众进一步信仰它，并强化公众对它的印象。

结　 　 语

上海开埠以后，伴随城市化的开展，许多乡村景观被城市建设所代替。同时大量移民进入城

市，行业空前繁荣，行业信仰也随之兴盛。妓女出于对行业兴盛的期盼和社会身份地位的控诉求

助于虹庙神灵，近代上海寺观的增多及经营模式的转变使得虹庙改变正祀并扩大供神队伍来迎

合祭拜主体的需求，达到了人神间的互动。近代化过程中的上海接收西方文化因子的同时，很大

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另外，在携带上海本身所特有的江南文化时，也吸纳了其他各

省份旅沪移民所带来的特性。当这几种因子相互碰撞时，传统的信仰、女性群体、城市空间都发

生变异。透过虹庙在近代上海的转变，可以看出近代传播媒介、社会群体、信仰市场等因素共同

参与、融合下传统民间信仰近代化过程中的转变轨迹。

传统乡村地区的信仰在进入城市以后无论是信仰内容还是信仰群体往往都会发生转变，而

这一转变并非是作为个案独立存在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例可循。而从宗教信仰本身来说，

这一现象也是近世以来宗教生活世俗化的集中体现。它们不再依靠地产和依附关系来塑造社会

形象，更多的则是依靠社会人群的参与，城市空间的社会性因此被建构。

①

②

③

④

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 ４６页。
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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